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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得把细虎给训出来

不提这事儿还好，一提起来，于婶气就上
来了：老头子，你先别打这个如意算盘。这回
你算不算工伤，能不能拿到钱，现在还两说着
呢。你没听见人家张所说吗，他去争取争取，
但难度比较大，因为黑狼现在的身份不是警
犬，只是咱家的宠物，你为保护自家宠物受
伤，不一定算得上因公。听这话音儿，没准到
头来你一个钢镚都领不着。

于笑言原先对此事并不知情，听于婶这
么一念叨，还有点不相信，大声嚷嚷道：是吗？
张不鸣这么跟你说的？于婶点点头，又怕老头
子大喊大叫得罪领导，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说：人家说了去争取，争取不上别怨他。老于
哼了一声说：这个人，从来就是这么滑头！黑
狼是咋回事，他还不知道吗？我当时舍出老脸
哭鼻子下跪留下它，等于是劫法场刀下留狗！
人家黑狼一生服务公安功勋卓著，这会儿倒
成了宠物了。谁家会养一只又老又病的狗当
宠物？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就说过吧，如
今这世道，人人都是势利鬼，老了不中用了，
甭管你当年怎么着，都是落毛的凤凰浅水里
的龙，任人宰割呗。这帮年轻力壮的也不想
想，自己也有老的时候……
老于的人生经都是灰调子，牢骚上来更是

念起来就没个完，被看守所的同事们称为“人
生五九现象”，狱医沈白尘还给起了学名儿，叫
做“退休预期精神紧张症”。于婶担心他扯发个
线头当井绳，又费口舌又伤心，赶紧收摊说：算
了算了，你别又东拉西扯没个完。反正我每天
就买这些菜，你爱吃不吃，喂你跟喂狗也没多
大区别。老于不理她，仍然自言自语道：不行，
我还不能这么歇了菜。得把细虎给训出来，训
得棒棒的！说完，于笑言给黑狼戴上拴狗链，喊
道：走，瞧瞧你那冤家细虎去。

黑狼乖乖戴上了链子，但表情远不如平
常带它出门时那么兴奋，动作慢吞吞的，好像
有什么顾虑。于笑言一看就明白了它的意思，
拍拍它的脑袋笑了，说：小子儿，一提细虎你
就怕了？真的服老了？

于婶见他要牵着黑狼去训细虎，忙制止
道：你可真是老糊涂了，还要拉着黑狼去招惹
细虎。连黑狼都知道害怕，懂得服老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懂呢？于笑言拿上拐棍，踮着脚开
了路，回头答道：你才不懂呢，黑狼一出现，细
虎肯定极端兴奋，训练起来效果最佳。

于婶在后边追着问：要是它们俩再打起
来怎么办？老于很有把握地说：我又不是傻
子，还能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两回？

黑狼腿上的骨瘤可能又长大了，走路的
时候左脚总不怎么敢着地，一点一点的，基本
上是条瘸狗。老于一边走一边对它说：我知道
你痛，可是也不能总在家里卧着，总卧着其他
三条腿的肌肉也会萎缩的。咱们慢慢走，到了
后边山上，你就在树底下歇着，给我当助教，
等把细虎训好了，咱爷俩一块儿回城里，也就
没什么牵挂了。

黑狼嘴里呜噜呜噜应着，脚步似乎走得好
了一些，好像是同意老于的想法，愿意去给他当
助教了。就这么着，于笑言一个瘸人，拉着条瘸
狗，拖拖拉拉往看守所后边的小山走，让旁人看
起来，也是别有一种沧桑滋味在心头。

离小山坡还有几十米的距离，老于远远
听见细虎在树丛后边狂吠，忙用训犬通用口
令大喊一声“非”。这在警犬训练中是一个很
严厉的禁止指示，要是连这个口令都不听的
狗，会要遭到器械刺激惩罚。细虎这段时间被
拴在狗舍，很少有人接触它，闻见有人来了，
有点管不住自己。再兼周遭的空气里，还弥漫
着另一只狗的气味，这个气味来自它的死敌，
就更加让它兴奋不已。狗对气味的记忆之强，
是人无法理解的，仇敌的气味尤甚。
老于一声“非”喊过，细虎居然马上停住不

叫了，这让老于大感欣慰。根据他的经验判
断，细虎是只兴奋型的犬只。这类犬只对进攻
的命令服从性会特别好，喊一声“扫斯”，准定
会咬住目标不放，不把它脑袋打烂决不松口，
对禁止的命令就不一定了，叫它“静”它未必
静得下来，叫它“卧”也未必卧得下去。现在最
要紧的是训练细虎对禁令的服从，在训犬员
看来，有禁不止甚至比有令不行更糟。细虎在
黑狼强烈信号刺激下，居然被一个“非”字镇
住，说明它还是有底线的。这让于笑言对训好
它信心倍增。整整一上午细虎都表现得非常出
色，老于也按照训练的规则不断地抚摸它，奖
励它一个又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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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突然挂机让黄晓宝产生了一种不
祥的预感，似乎她跟曾翠庭一直在策划的天衣
无缝的计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逆境中
的儿子并没有把出国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逆
来顺受的儿媳也没有想象中的懦弱。

!点多钟，徐宏达一家三口到来了。黄晓
宝笑容满面地迎上去，嘘寒问暖。徐贵生还在
厨房里烧菜，黄晓宝就趁机问他们接
下来的打算。“不是说办出国吗？”徐
宏达说。“那宁宁，你可要大力支持宏
达的。”黄晓宝转向梅宁宁，好像胸有
成竹一样说，“你们把房子卖了，钱全
部让宏达带走，宝宝也跟爸爸一起
去，你住到你妈家里去。到时你还能
办探亲，多好。你说是吗？”

本来徐宏达向她提出假离婚的
事情已经让她心里够窝火了，现在又
听婆婆这么说，简直是把自己当白痴
一样对待。徐宏达在家里的时候让她
可怜可怜婆婆，老人家一心想出国甩
掉牛金娣，就帮她这一把，她心一软
才答应了，没想到人家这就把她的好
心当成驴肝肺了。梅宁宁突然发现，
其实婆婆没有变，跟她的关系也没有
缓和，只要一找到机会，就想甩掉她，重新控制
住儿子，外带孙子。梅宁宁感觉婆婆温柔的话
中充满了尖锐的讽刺。

再一转头，竟然看到丈夫笑嘻嘻的，仿佛
也相当赞同黄晓宝的话一样。这个时候，她有
一种被欺骗和伤害的感觉。
“别再提这件事情了，不可能了。”
梅宁宁的这句话让黄晓宝的自尊心大大

受挫，不过她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她和颜悦色
地招呼着梅宁宁：“开饭了啊，我今天买了你
爱吃的鸭翅膀，快来吃吧。”

尽管梅宁宁性情柔和，可是她的心不容
易被打动。虽然婆婆此时看起来对她很体贴
的样子，但综合过去，再结合刚才她说的话，
梅宁宁只能做到客气而冷漠。

见妻子脸色阴沉，徐宏达也觉得坐着没
劲，匆匆告辞了。一到楼下，梅宁宁就冲口而
出：“你妈是在传达你的意思吧？”被她一语击
中要害，徐宏达回答得有些结巴：“你，你说什
么呀，怎么会是我的意思？”“既然不是你的意
思，为什么你还很开心的样子，不去反驳她

呢？”“我反驳她干什么？让她去说好了，我们不
照做不就成了？”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让人
极其不舒服。梅宁宁不想跟他吵。

此时，蓝色妖姬浑身发烫，踢开了被子，
不一会儿，又觉得浑身冰冷，于是再用被子把
全身裹了起来，就这样在高烧下迷糊着睡一
阵又醒一阵的。

他们租住的房子是尹克明他们公司旁边
的另一栋农民别墅中的一间屋子，走
过来仅几分钟时间。可从 "点尹克明
出门到现在已经中午了，都没有回来
看一下，别说为她准备午饭了，就是倒
杯水都没人给倒一下。

蓝色妖姬委屈得眼泪汩汩而下，
自从结婚后，尹克明对她的态度就大
不如从前了，还总是拿她跟杜雅去
比。总说杜雅是怎么怎么能干，怎么
怎么能吃苦，怎么怎么身体健康，怎
么怎么年轻活泼。言下之意大有嫌弃
她不会挣钱，体弱多病。而她因此心
情抑郁，加上受了春寒，就发起高烧
来了。这样尹克明更加嫌弃她没用了
吧？觉得自己在外面挣辛苦钱，回到
家非但没有热菜热饭吃，还得服侍她
这个病秧子。

她的眼前又浮起了杜雅的形象，初见粗
俗而丑陋，但接触一下，马上就能感受到她的
魅力。她健谈的本领真是吓人，描述起人物和
事情来纤毫入微，说起话来风趣横溢。相比起
自己的文静来，就太平淡乏味了。
在公司里，尹克明忙得手脚不停。
“好了好了，总算到中午了，白领们都吃

饭去了，总算叮咚声少多了。”吴占峰喘着气
说。“我说尹克明，”杜雅站起来，“你老婆成
天待在家里不干活，闲了就过来逛一圈，既然
是创业的初级阶段，你也该让她干点活吧？比
如就近送货什么的。我们现在这么缺人手，她
作为你的妻子，也该帮帮忙的。”
“杜雅你说什么呢？”吴占峰赶紧制止她，

一个劲使眼色。“杜雅说得有道理。现在张蓝
在生病，等她病好了，我就让她来帮忙。”杜雅
得意地朝吴占峰使了个眼色，然后说，“我跟
尹克明先去吃饭，完了来换你。”

他们吃午饭的地方就是马路对面一家小
饭馆，可以自己端着盘子去点菜，菜很便宜，
比吃盒饭要划算也好吃。


